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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綠叢中的牡丹

圖李淑芬

如果整個交大是一座大舞奎，人數比例較少的交大女生，肯定是這座舞臺上緊

光燈照耀的焦點。而在過去的年代裡，尤其是剛開始有女生步入交大校門，成為交大

的一份子時，的確為當時沉寂的交大校園，帶來了嶄新的兩性生態。

「交大是從五十七級，也就是交大大學部的第一眉，才開始有女生的，在這之

前(交大在民國四十七年在臺復校) ，校園裡根本沒有女同學的蹤跡。那個時候，交大

大學部第一屆有兩個女生，第二屆只有一位，第三屆有七位，到我進入交大的那年(

民國五十六年) ，我們是交大大學部第四屆，整個交大校園裡總共四個年級，才只有

十八位女生。也因此女生大多集體行動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」畢業已二十多個年頭的

彭令梅學姐，回想起這些往事時，依舊歷歷在目，記得一清二楚。

女生這麼少，一定個個像寶貝般，被男生捧在手心。「是嗎') J 彭學姐可不這麼

認為，她反而覺得女生在剛開始時，常會被視為「另類族群dJ '是被孤立的一群，比

較不容易融入以男生為主的班級。例如她進入控制工程系時，全班只有她一位女生，

而她總是固定坐第二排的座位，每每她這麼一坐，前排及周圍的座位絕對沒有人敢坐

O 還好漸漸地，大家熟唸後，終於改善了這樣的「怪象』。可能是由於當時的社會風

氣原本就比較保守，再加上幾乎所有的男生都是從男校畢業的，在這之前，接觸到女

生的機會少之又少的緣故 O

民 26年老交大女學長也有26位



不過，女生可是當時所有的社團爭邀的對象。當時的業餘無線電社團(ARC) ，是

交大成立的第一個社團;加上隨後成立的文苑社、合唱團、土風舞社、橋藝社、溜冰

社..， .等，無不爭相邀請女生入社，希望藉此，替社團注入一股清流及活潑的氣氛

，也吸引更多的男生參加社團。

「九龍宿舍與秦阿姨」則是彭令梅學姐對宿舍生活最鮮明的記憶。「因為秦阿

姨那時才三十出頭，加上又與我們這些二十幾歲的丫頭，同住在九龍宿舍裡，對我們

照顧有加，天天相處，朝夕為伴，就像家人一般。」彭學姐表示，也因此緣故，當她

們一個一個都結婚日手，秦阿姨總覺得像「嫁女兒」般。而秦阿姨雖然不是她們的親人

，她們卻無論到國外定居或在台灣的任何角落，都無法把秦阿姨從記憶中拿掉褪去。

因為那個年代裡，交大女生實在少得可憐，所以許多交大男生只好往外發展，

跟外校或外地的女生聯誼。彭令梅的另一半，也是交大電子物理系五十七級的張石麟

學長(張教授現為清大物理系教授) ，談到過去一次舞會經驗時，不禁亮爾一笑。「當

時幾位熱心的老校友(自大陸交大畢業的) ，為7替我們辦舞會，還向台北鐵路局商借

場地，替我們邀請女伴，在台北辦了一場盛大的舞會。」這場舞會的浩大、正式、慎

重，恐怕不是今日的交大人所能想像體會的。

這個時期的男女生都在那兒約會、幽會?彭令梅學姐說，-那時候的交大博愛校

區，周圍大多是綠油油的稻田，偶爾想看個電影，還得大費周章、大老遠地，跑到風

城城中的少數一兩家電影院過過癮。不過通常只要能到學校周圍的幾家小吃部，吃吃

宵夜，對物質貧乏的我們而言，就有一種莫大的滿足感、覺得是老天的恩賜。」但是

由於五、六十年代時，台灣社會較封閉保守，加上交大校園很小、女生人數稀少，男

女生的交往，往往特別引人注目。一有絲毫的動靜，全校的同學就立刻知悉。這種眾

目膜膜下的戀情，通常比較容易能曝光 o 不過也許正因此，許多人更能珍惜彼此、相

知相伴，很多這個時期的交大女生，選擇可靠的交大男生作為一輩子的牽手。彭令梅

學姐選擇了張石麟學長;李素瑛學姐(61級的交大女生，現羊毛交大資工所教授)成為魏

哲和學長(魏教授現為電機資訊學院院長)的妻子，還有許多交大女生也和交大男生結

為連理。

對於這個時期交大女生的特質:彭令梅學姐與張石麟學長一致認為，溫婉、溫

順、純樸、自然不做作是最佳代名詞。而且此時的交大女生，不是『比較不打扮」而

己，根本是『完全不打扮』。不過，彭學姐也特別強調，當時的女生顯得較保守、含

蓄、比較不會主動爭取，顯得被動些。

今天走在交大校園裡、交清小徑、微起漣漪的湖旁、圖書館、甚至是科學一館

、工程四館 映入眼簾的女生比起二十多年前，好像多了很多。大概是因為近年來

增設了人文社會學院，於是多了外文系、傳播科技研究所、應用藝術戶丹等幾個系所的

女生的緣故。而現今的交大女生在言談舉止間，己少了許多保守、含蓄的特質。取而

代之的是更活潑、更青春的新新人類氣息，及更開放的兩性關係。

在這有所變、右所不變的年代捏，希望交大女生永遠是綠葉叢中綻放的美麗牡

丹;那樣溫婉、那樣純樸及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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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59年，全校女生合影於九龍宿舍前的草坪


